
2017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吉 玲

新华每日电讯·7 版

王德艳

名人的名字为大众所熟知，对名人而言这
点是相同的。而名人成名的理由和路径，却各有
不同。有的人因一事一夜成名，随后很快被人忘
记，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有的人经年累月，默
默耕耘，昼夜不舍而功成名就，人们会永远记住
他。
著名诗人书法家沈鹏先生就属于后者。
丁酉年春节前夕，我和《中华辞赋》总编辑

闵凡路行去看望沈鹏先生。在海淀区一处幽静
的院落，走进书香弥漫的书房，85 岁高龄的沈
鹏先生身着中式棉袄，精神矍铄，快步迎上前
来，同我们每个人亲切握手，让座，拿出巧克力，
递到我们手上。举止温文儒雅，目光柔和，轻声
慢语。面对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没有一点
名人大家的架子，我们也就无拘无束地与他聊
了起来。

闵凡路代表《中华辞赋》编辑部向顾问沈先
生拜年，对他多年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沈先
生知道闵凡路是“老新华”，就从新华社说起。他
说，“我 18 岁时，新中国成立前夜，进入新华社
新闻训练班。结业后，我被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
社，姚云等几个同志留到新华社。所以我对新华
社很有感情，见到新华社同志感到亲切。”听了
闵凡路对《中华辞赋》情况的介绍，他说：“这几
年你们的《中华辞赋》办得不错，很有特色，很有
成绩，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我知你们也很不容
易，今后有什么事情请告诉我，我尽力做。”言语
中充满真诚与关爱。沈先生还同我们聊起书法
与诗词创作体会，令人感佩。

《中华辞赋》创办九年，团结了一大批辞赋
作者，成立中华辞赋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
一些诗赋名家联名签署报告。沈鹏听了也表赞
同，当即签了名。

在谈诗论赋中，度过两个小时，时近黄昏，
沈老意犹未尽，我们起身告辞。沈鹏先生拿出他
新近出版的《三余笺韵——— 沈鹏自书诗词辑》
(收藏版)赠予我们每一个人，并一一签名，同我
们合影留念。沈老还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挥手
告别。

沈鹏 1931 年 9 月生于江苏江阴一个普通
教师家庭。他年幼时即喜欢诗词书法绘画。在几
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
间(三余)刻苦耕读钻研诗词书法，终致在书法
诗词两大艺术门类成就斐然，成为享誉中外的
艺术大家。

钦敬之余，我想写写沈鹏先生，让更多人了
解先生的为文为人。在春节及前后的长假里，我
的案头摆满了沈老的著作《三余诗钞》《三余再
吟》《三余笺韵》以及大量评介沈鹏的资料，沉下
心来，在沈先生诗书之中徜徉、回味、思考，偶尔
也挑灯夜读，受益匪浅。

沈先生的诗书著作多冠以“三余”二字，何
也？三国时董遇，谈到读书，学生说“苦无时日”，
他回答“当以三余”，又解释：“冬者，岁之余；夜
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北宋大文学家
欧阳修曾提出“三上”“三余”读书法。“三上”指
马上、床上、厕上，即利用一切闲余时间刻苦攻
读。沈鹏先生之成功得益于“三余”，故以“三余”

为号，有诗曰：“柱下倘能随老子，拼将岁岁赚三余。”沈先生在做美术编辑近 60
年的时间里，利用三余阅读文学、哲学、美术史论以及古典诗词，研习书法，
博采众长，笔耕不辍。这使他坐上中国书坛最高位。对于纷至沓来的桂冠和荣
誉，沈老淡然处之。

作为诗人的沈鹏，对于诗言志，有独到的深刻见解。他在《三余再吟》中说：
“诗歌强调言志，任何时代不会过时。”“诗言志，志即是诗，是诗人本质的存在。在
这个意义上，即使暂时做不出好诗，也不失为诗人。比之以诗人行家里手自居而
失去自我者高明得多。”他还说，作诗围绕“情”为基点，为归宿，但“欺情以炫巧，
最要不得。以真情实感作导引，无做作，无巧饰。”沈鹏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诗
词评论家郑伯农如此评论沈鹏的诗：“作为饱经忧患、饱览沧桑的中老年人，沈先
生一直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他的诗和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情怀是不可分割
的。但沈先生不喜欢作赤裸裸的自我表白，他的风格也不是山呼海啸、大开大合。
先生的诗多是写身边发生的平常事，信手拈来，略加铺张点染，就成为一首动人
的诗章。很含蓄，很内敛，笔底藏锋，秀中有刚。对景和事的描述、叙述中，自然地
透露出作者的情怀。散淡中见筋骨，随意中见匠心。”

我很喜欢沈老历游山东田横岛的诗：“舟行指点说田横，孤屿群礁激浪生。五
百义师无反顾，千年荒冢不平鸣。终于国运归刘汉，怎奈人心背帝嬴。节近中秋月
将满，举头清气倍分明。”此诗说的是历史上田横五百士的悲壮故事，诗句看似随
意自然，不事雕琢，却蕴含着深沉的历史感悟，令人回味无穷。在诗的四种高妙
(理、意、想、自然)中，沈先生追求的是自然高妙，看似平常却奇崛。

沈先生认为，诗词虽属高雅艺术，也要求大众化，应拥有尽可能多的阅读者
和欣赏者。诗词直接诉诸人的感性，要让人看了第一眼就被吸引住。他说：古人评
诗说到底归结到格调。格调的高下尤以“俗”为大忌。也有以“浅”为病者，可能要
看何等意义上谈浅。倘若“浅近”“浅显”并无不可，甚或是长处，倒是表面深奥莫
测，不知所云，掩盖着实际的“浅俗”与“肤浅”是最为可怕的。沈先生自己的创作
正是遵循此理。他的诗偶尔用典，但绝不用那些生僻难懂的典故。诗魂就在生动
活泼的语言、雅俗共赏的诗句中铸成。道是诗心铸诗魂。诵读沈先生诗，你会有畅
快淋漓之感。沈诗不时还流露出一点小小的幽默，令人忍俊不禁。如他在 20 年前
写的《自题画像》中这样自嘲：“尔发已苍，视亦茫茫。留心翰墨，术略无方。名曰大
鹏，飞过屋樑。年届花甲，命中属羊。非求开泰，如何吉祥？铅刀为用，无愧龙骧。或
效耕牛，食草其芳。日日挤奶，质量平常。满座皆欢，不善举觞。为人作嫁，有时瞎
忙。但问耕耘，忘看夕阳。”这貌似浅显、颇具情趣的自嘲诗，道出了沈老默默耕
耘、赤诚奉献的高贵品格。沈老创作诗词逾千首，其深厚功底，一般人难以企及，
不愧为诗词大家，吾辈之师。

沈鹏先生的书法艺术更是达到至高境界，声名远播，领航中国书界。他精于
行草，兼善隶楷。字体秀逸飘洒，用笔舒卷自如。他的书法别具一格，既遵循传统，
又不囿于传统，敢于创新，彰显个性。他也尊重书界各种艺术流派，兼容并包。书
法家胡抗美和张锡庚认为，沈先生对于艺术有个性化的领悟，对书法的布局，对
每个字的结构，有敏锐的感觉，对线条有独特的创意。

沈鹏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实践，为自己主持的书法班，总结出书法教学十六字
方针：弘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他撰写的书法理论文章亦有多
部，如《书画论评》《沈鹏书画谈》《书法本体与多元》等。他热心慈善事业，用他书
法创作所得回报社会，报效祖国和人民，并精选多年优秀书作分赠五处。

“会从墨迹求声韵，还向诗丛讨笔锋。”沈先生善于把自己的诗词和书法融汇
于一炉，相得益彰。书中有诗，诗以书奇。用他的诗来说：“五色令人目眩昏，我从
诗意悟书魂。真情所寄斯为美，疑似穷途又一村。”诗为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沈老
在自己的诗词书法一起律动飞舞中，享受着艺术与人生的快乐。

沈先生心地善良，为人谦和，从不恃才自傲。他在与我们交谈时说：“给我来信
的人不少，我都尽量一一回复。有求字的，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认真去写，不凑付。”

沈鹏对书法的执著和毅力是让人感动的。他夫人殷秀珍女士说，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有多年时间，他每天晚上坚持在书案前练习书法，坚决不坐着写，无论大
字还是小字，都要站着写，多至站 4 个小时。“有段时间，我家住房小，他就把自己
睡觉的地方褥子掀起来，在床上支架子，练书法。”沈先生则强调‘毅力’两个字，
“我喜欢诗词和书法，一直坚持，决不放弃。”

他在与我们交谈时，拿起他的诗集，找出去岁一首题为《闲吟》的诗当场念了
起来：“坐井天庭远，观书雨露滋。三餐唯嗜粥，一念不忘诗。搜索枯肠涩，重温旧
梦丝。闲来耽异想，随处启新知。”此诗道出诗人的心境与志向。

他说：“小时候身体就弱，有很多病。现在每天三顿饭喜欢喝粥，再就是放不
下诗词和书法，总琢磨如何把诗写好，把字写好，怎样培养学生把书法艺术传承
下去。”

放下记述沈老文章的笔，沈先生的道德文章仍久久萦绕脑海。衷心祝愿老先
生身康笔健，留下更多优秀的墨宝与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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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魏梦佳

走进北京市海淀区光大锋尚园社区，78 岁的退休
教师高全儒和老伴正热情地欢迎几位大学生的到来。

“我们老两口退休后就在家待着，不会上网，跟
时代都脱节了，出门干什么都困难。”老人感慨地
说，“多亏了这帮孩子，经常过来教我们怎么上网，

怎么用手机叫车、挂号，陪我们聊天，我们很感动，

感觉离社会更近了。”

言谈间， 23 岁的蒙古族大学生特木钦紧握着老
人的手，腼腆地笑，屋里阳光明媚。

5 年前，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特木
钦，得知学校周边有许多老人儿女不在身边，就在学
校支持下，成立了“特木钦敬老服务团”。从那以
后，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都带领同学去周边社区或
敬老院探望空巢老人和残疾老人，帮忙打扫卫生、教
英语、表演节目，还送去米面等日用品。

“帮助别人是快乐的事。”这个 90 后男孩说，
“看到他们开心快乐，我内心也特别满足。”

特木钦出生在呼和浩特一个蒙古族知识分子家
庭，从小父母和老师的教育及身体力行，使他拥有质
朴的品性和宽阔的胸怀。从初中到大学，他周末的节
假日几乎都在各种志愿活动中度过。 10 多年来，他
坚持为贫困生、农民工子女、空巢老人、地震灾区捐
款，带领志愿者们在农村学校、敬老院、社区、革命
老区等开展助学扶贫、关爱老人等公益活动。

老师同学们说，特木钦“人实在、接地气”“总
是知道别人需要什么”“浑身都是正能量”。

从初中起，特木钦就一直资助家乡的两名家境困
难的农民工子弟。他将学校的奖学金、各种奖励、稿
费、零用钱等累计 7 万多元用于资助两个小兄弟，还
帮他们补习功课，捐赠了 900 多套书籍。直到现在，

还经常给他们打电话，寄去书和学费，“亲得快成了一
家人”。

上大学后，特木钦和人大青年志愿者协会一起，联
系了石景山区一所农民工子女较集中的小学对口支教，
“自然、音乐、英语等什么都教。”一同支教的同学依尔班
江记得，因为课程跨度很大，“如何备课、安排课程、收集
反馈，特木钦都一一设计，非常细致。”

去年暑假，特木钦还带领 30 多名同学回家乡一
所敬老院看望抗战老兵，听老人讲峥嵘岁月、唱抗
战歌曲，还为他们自编自导了一场文艺演出。“虽
然演得乱七八糟，但老人们挺开心。”特木钦说，
“他们都曾为国家革命建设事业做过贡献，我希望
他们在晚年也能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如今，特木钦已带领青年志愿者团队开展各类志
愿服务上百次，带动 3000 多名大学生及社会人士参
与，仅在光大锋尚园社区服务老人就达上千人次。由
于热心公益，特木钦获得了 2016 年“全国向上向善好
青年”、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多项荣誉。

中国人民大学团委书记李鹏说，尽管获得多项
荣誉，特木钦依然谦虚谨慎，踏实工作。更难能可
贵的是，在参加大量志愿活动的同时，他还能保持
优异成绩，去年以全院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考取了
本硕博连读。

面对荣誉，特木钦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只
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如果这一点点付出能
换来老人、孩子们幸福的笑容，我觉得很值得，没
有理由不坚持做下去。”

有人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许多大学生都
很务实，更关注自身，较少关注他人和社会。特木
钦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行为精英、心为平民”的
当代大学生风采。

“特木钦从一开始就把别人的幸福当做自己成
功的源泉，温暖了他人，最终也成就了自己。”李
鹏说，“希望更多大学生能像他一样，以奉献扬青
春，与社会同进步。” 新华社北京电

蒙古族大学生特木钦 10 多年来，周末节假日都是在公益活动中度过的

把助人当乐事的男孩，还是个学霸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

神秘浩瀚的深海，是地球上人类尚未逾越的
“最后疆域”。以船舶为马、以科学为缰，在这片
“最后疆域”战风斗浪、驰骋纵横，是一件很
“酷”的事。

从小追求“做很酷的事”“不走寻常路”的张锦昌，
支过教、留过学，三十而立之际，将自己的人生目标锁
定在深海。“深海里有人类太多的未知、太多的需求，
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每一步探索，都走在人类历史的最
前沿；每一项科学研究，都是人类好奇而未知的。还有
比这更酷的事情吗？”张锦昌说。

34 岁的张锦昌来自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这
是他从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留学回国后，第一次踏着南
海的波涛，将研究的目光，从地球上最大的火山———
西北太平洋大塔穆火山，转到了南海。

“在南海大洋钻探的大目标中，我的目标是通过
研究海底岩芯样品，解释地震探测所得到的地震信号
的岩石意义，为今后研究海洋岩石圈建立模型。”张
锦昌说，“相对于整个地球，岩石圈在地球表面就像
鸡蛋壳一样薄。了解海洋岩石圈的生老病死过程，是
我研究的目标。”

海洋在内心深处的吸引和魅力，以及“建设海洋
强国”目标的召唤，还使得“决心”号上的另一位中
国“ 80 后”，放弃了原先从事的金融期货工作，发
奋考上博士，专攻海洋地质研究。

这位年轻人名叫易亮，如今已成为同济大学海洋地
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员。他说：“与期货相比，我更
喜欢科学的自由；与陆地相比，我更喜欢海洋的未知。

深海里充满无数问题和挑战，一切都是方兴未艾、一切

都还尘埃未定，这样的研究领域令人充满希望。”

始于 1968 年的国际大洋钻探，是世界地球和海
洋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深远的一项
国际科学合作计划。目前正在执行的国际大洋发现计
划(IODP)，每个航次都面向 IODP 成员国的科学研
究人员开放。

“当我们在美国看到中国科学家将主导第三次南
海大洋钻探的消息后，非常兴奋，第一时间提交了申
请，希望能为祖国的南海研究尽点微薄之力。尽管这
个航次科学目标与我们做的研究有些不同，但科学研
究都是相通的，上船后收获很大。”来自美国的中国
留学生赵宁说。同行的张杨也有着同样看法。

南京大学毕业的赵宁，登上“决心”号之前，刚

刚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
联合博士学位。下船后，就将奔赴德国马普化学所
进行海洋地球化学的博士后研究，此后他计划回国
工作。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洋科学研究起步
晚、空间大，回国更有用武之地。”赵宁说，“目
前我国一些科学研究的硬件，几乎赶上了发达国家
水平，但在科学视野和研究思维等软件上，还有较
大差距。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学成归国后，逐渐
缩小这种差距。”

28 岁的张杨与赵宁是同龄人。这位河北石家
庄的女孩目前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跟随导师从
事陆地三叠纪的古地磁研究。她说：“我的人生梦
想是做自己喜欢、有意义的事。这次上船不仅获得
了南海古地磁数据，可进行海陆全球对比研究，还
认识了许多老师，拓宽了科学视野，非常有意
义。”

到大海挥洒青春，正逢其时。来自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的“ 80 后”老师雷超说：“海洋科学研究
需要先进技术和大量投入，因此被称为‘贵族科
学’。随着我国综合实力提高，海洋项目越来越
多 、投入越来越大，‘贵族科学’越来越‘平民
化’，我们赶上了好时候。”

作为一名老师，雷超在“决心”号上念念不忘自
己的学生。他说：“大洋钻探是国际深海研究的前
沿，非常有助于开阔学生视野，美国经常有硕士生、
博士生申请上船。而由于每个航次给中国的名额非常
有限，中国学生很难有机会。期待我国早日建造自己
的大洋钻探船，那时我一定申请带学生上船。

新华社“决心”号 3 月 18 日电

“目标锁定深海，还能比这酷吗”
记参加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的中国“80 后”

▲ 3 月 17 日，参加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的中国“80 后”在“决心”号上留影（从左至右：雷超、苏翔、张锦昌、赵宁、易亮、张杨、张翠梅）。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从初中到大学，特木钦周末

的节假日几乎都在各种志愿活动

中度过。10 多年来，他坚持为贫

困生、农民工子女、空巢老人、地

震灾区捐款，带领志愿者们在农

村学校、敬老院、社区、革命老区

等开展助学扶贫、关爱老人等公

益活动

“神秘浩瀚的深海里有人

类太多的未知、太多的需求，我们

在这里进行的每一步探索，都走

在人类历史的最前沿；每一项科

学研究，都是人类好奇而未知的。

还有比这更酷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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